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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草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
Why grasslands matter more than ev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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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中国呼和浩特7月14日电 数个世纪以来，穿梭于欧亚草原的商队运送丝绸、香料与瓷器。而本周一驶入中国北方呼和浩特的这支队伍，带来的却是更为无形的财富：一套守护轮下草原生机的发展理念。
 “丝绸之路大篷车”是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（UNCCD）发起的专项行动，队伍自5月从土耳其出发，行程已达约6000公里。本次中国段活动落地内蒙古，是联合国“国际草原与牧民年”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联合国设立该主题年，旨在提升各界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关注——草原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一半，但在各类环境议题讨论中，其关注度常年不及森林、海洋与湿地。
草原为何至关重要？当下草原面临哪些挑战？牧民又为何是草原未来发展的核心主体？
不止是放牧草场
提到“草原”，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牛群漫步的开阔旷野。科研机构与国际组织更倾向使用外延更广的术语rangelands（天然牧地/全域草原）：这类区域混合生长草本、杂类草、灌木，部分区域伴生林木，同时承载家畜与野生动物放牧活动。
天然牧地覆盖全球54%的陆地面积。联合国粮农组织（FAO）数据显示，全球约20亿人口依靠天然牧地维系生计，全球畜禽70%以上的饲草均产自此类区域。
由此，天然牧地成为全球粮食体系的根基之一：在干旱、高寒、多山地、不适宜开垦耕种的土地上，草原持续产出奶、肉、羊毛、兽皮，为人类提供营养与经济收入。
草原的价值远不止畜牧产出：草原土壤固存碳汇，植被根系固土防沙，地表植被调节水文；同时，欧亚草原的羚羊、非洲稀树草原的大象与角马等各类野生动物，均以草原为栖息家园。
和森林不同，草原绝大多数碳储量埋藏于地下。这使得草原的气候调节价值不易直观感知，但其重要性丝毫未减。粮农组织数据显示，管护得当的天然牧地，土壤有机碳储量占全球总量近20%。
兰州大学生态学教授龙瑞军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：“草原不只是壮美的自然景观，更是维系生态安全、保障牧民生计、传承多元游牧文化的生命共同体。”
承压的生态系统
天然牧地虽广袤辽阔，长期以来却始终是森林、湿地的“配角”，获得的公众关注度与资金投入远不及后两者。
认知偏差是症结之一：无林木覆盖的草原，在人们眼中空旷荒芜、产出低下，仿佛可随意改造开垦。但这种适应开阔地貌的生态系统其实十分脆弱：开垦耕地、阻断迁徙通道的围栏、或是将裸地视作空白画布盲目造林的工程，都会对其造成不可逆的破坏。
各地面临的胁迫因素不尽相同，但问题清单冗长：土地开垦转化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矿产开采、放牧管控失当、外来物种入侵，还有各类政策剥夺了牧民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存空间。气候变化更是雪上加霜，干旱周期延长、气温攀升、极端天气频发。
联合国粮农组织6月发布数据显示，全球近半数天然牧地已退化或存在退化风险。各类危害会形成恶性循环：植被稀疏致使土壤裸露，水土流失进一步降低土地生产力；土地产出下滑后，又会加剧草原与依赖草原生存人群的双重压力。
龙瑞军教授表示，不能单纯从环境视角看待这些胁迫问题。在中国，气候引发的干旱、极端寒冬持续削弱草场承载力，造成牲畜死亡；与此同时，牧民还要承受养殖成本上涨、收入不稳定、牧区人口老龄化、青年劳动力外流等多重困境。
草原危机是全球土地退化大危机的缩影。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数据显示，全球40%土地存在退化问题，近半数人类深受其影响。
中国的实践，既展现了治理难题的严峻程度，也证明草原生态修复具备可行性。我国草原总面积约2.67亿公顷，占国土总面积27%。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员韩丰泽介绍，我国主要依靠两大治理举措：实施禁牧休牧，平衡载畜量与草场饲草供给；向牧民发放生态补偿，激励群众参与草原生态修复。
目前全国约1.8亿公顷草原评定为健康、亚健康等级，占草原总面积七成以上。
但生态修复成果仍存在制约因素：草原修复并非一次性工程。不同区域草原的气候、土壤、利用模式差异巨大，生态恢复进程十分缓慢。韩丰泽提出，应依托科学制定因地制宜的治理方案，融合自然修复、精准人工干预、动态监测与长效管护综合施策。
与牧民协同共治
天然牧地的未来，与世代管护这片土地的牧民密不可分。
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测算，全球超5亿人依靠游牧业维持生计。牧民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，常被视作落后之举，甚至被认定会破坏生态。但在降水稀缺、气候多变的干旱区域，事实恰恰相反：跟随季节水源与牧草转移畜群，能让放牧土地得到休养生息。
龙瑞军教授介绍，季节性游牧是顺应自然节律的生存智慧：草木丰茂之时，牧民将畜群赶往夏季草场，从而给冬季牧场留出充足的修复周期。
“游牧生活十分辛苦，却饱含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。人、牲畜与草原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，这套生存智慧代代传承。”他说道。 
他表示，这正是“同一健康”理念的现实范本——人类健康、动物健康与生态系统健康三者紧密相连、不可分割。
牧民掌握着丰富的草木、兽类、气象、水源本土知识。倘若仅将牧民视作生态保护的受惠者，或是需要管控的对象，就会错失土地治理不可或缺的本土经验。
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亲善大使里基·雷吉在本次活动中表示：“牧民不只是草原的居住者，更是草原的守护者。他们是修复、维系草原生态最核心的合作伙伴。”
这并非意味着仅靠传统模式，就能抵御气候变化与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冲击；真正完善的政策，应当融合科学技术与本土游牧智慧，给予牧区群体平等的决策参与权。
韩丰泽提出，草原发展工作应当以增收、稳固牧民生计为目标，将生态修复与现代化畜牧养殖、特色游牧文旅等产业结合，让牧区群众直接从生态保护中获益。
“丝绸之路大篷车”下一站将抵达蒙古国乌兰巴托，这里是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（COP17）举办地。但本次行动真正的考验不在路途之上：借由联合国指定国际主题年凝聚的各界关注，能否转化为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、更完善的监测数据，以及与牧民共同协商制定、而非单纯为牧民出台的治理政策。
龙瑞军用通俗的话语点明了核心要义：
“草原绝非仅供观赏的风景。这里是生命的摇篮、文明的脉络，是大地的肌肤。我们如今赖以生存的资源，并非先祖留给我们的遗产，而是向子孙后代借来的馈赠。”
https://english.news.cn/20260714/730c316c673f4d8aa9397da7691cc30d/c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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